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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花儿歌唱艺术

家，中国“花儿王”，花儿研究学者。1922 年 2 月

22 日，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堡（今

保安镇）永安村，2007 年 12 月 22 日逝世于青海

西宁家中，享年 86 岁。朱仲禄先生对花儿艺术

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从他的人生履历和艺

术成就上看，他是一个集演唱、创作、研究于一

身的“花儿人”，是花儿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朱

仲禄先生诞辰之际作文追思，不仅是对先生艺

术人生的再次回放，重要的是从先生艺术成就

中得到启示，在新时代更好地树立起文化自

信，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讲好青海故事。

朱仲禄先生作为杰出的花儿歌唱艺术家，

幼年时代的家庭生活环境和音乐文化生态起

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朱仲禄 12 岁上私塾，17
岁 考 入 王 洛 宾 担 任 音 乐 老 师 的 西 宁 昆 仑 中

学。自幼受到父亲“唱把式”朱瑞的教导和影

响喜欢上了花儿，并开始收集抄录花儿。五十

年时光，他的《少年簿》从 400 多首达到了 6000
多首。由于青海大地上盛开的花儿艺术生态

的养育，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熏

陶，朱仲禄成为了父辈们花儿艺术的传承人，

并且使花儿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朱仲禄先生作为中国“花儿王”和花儿研

究学者，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走上了为人民

演唱、为人民书写的道路。穷尽一生的不懈钻

研，丰富的花儿艺术创作、演出和教学实践使

他 终 成 大 器 ，达 到 了 花 儿 艺 术 事 业 的 巅 峰 。

1950 年以来，他先后在西北文工团、甘肃省歌

舞团、青海省群众艺术馆任演员、创作员。曾

任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第二届副主席、青海民间

文艺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青海花儿研究学会

第一届会长。

朱仲禄先生一生曲折，对花儿艺术的追求

广泛而丰富。1962 年，他受邀与上海声乐研究

所林俊卿先生进行了近一年的民族唱法发声

机制研究；1970 年，在尕玛沟为生产队放羊和

护林，每天在山野里唱花儿，唱成了民间“花儿

王”；1978 年，被安排到省群艺馆工作，参加各

种花儿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1979 年受邀参

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

手、诗人座谈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届

代表大会”；1981 年，参与创办了西宁地区“凤

凰山踏青花儿会”；1983 年，接受中国艺术研究

所乔建中等专家的专程采访，并应邀到北京音

乐研究所进行资料录音，先后出版《朱仲禄演

唱专集》《朱仲禄演唱花儿》《宴席曲》等大量音

像资料。

朱 仲 禄 先 生 终 生 致 力 于 花 儿 的 演 唱 、创

作、研究和教学，除了《花儿选》，先生在 82 岁高

龄时还出版了花儿专著《爱情花儿》。朱仲禄

一生的创作有反映生动的民间生活和民俗文

化情景的花儿唱词《秤与心》、具有朴素浪漫主

义情怀的长篇花儿对唱《唱翻阎王殿》等 60 余

首，用花儿音乐素材创作的《春夜里浇田靠亮

星》《爷爷孙子卖黄瓜》等歌曲 20 余首，花儿学

术论文《“花儿”“少年”之争可以休矣》《花儿曲

令的沿革与变迁》等 30 余篇，随笔、自传文学、

评论等 20 余篇 ，花儿体诗歌等 20 余首 ，共计

150 余篇。给后世留下了《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的绝唱，《花儿与少年》的经典。朱仲禄先生非

常重视花儿的教育传承，培养了“花儿王子”马

俊、张存秀、索南孙斌等新一代国内优秀的花

儿歌手。2007 年，朱仲禄先生被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

纵览朱仲禄先生的艺术生命史，他是一个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花儿艺术家，他的成就

不仅得益于他本人的自然天赋，得益于他对花

儿艺术的永恒热爱，得益于青海大地花儿艺术

丰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更得益于国家对

民间文艺的重视和弘扬。

在当前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的大好形势下，时代需要新的花儿艺

术大师的出现，我们的文化事业一定会走向新

的高度和辉煌。

□李国顺

承先生艺术风范
做时代文化楷模

在夏日青海的草原

上、河谷间、田野中散发

着嘹亮宽广、悠扬绵长

的山歌牧歌，汉族小调、

藏族拉伊、土族安昭、回

族宴席曲、河湟花儿、蒙

古族长调，悠扬高亢、精

彩纷呈，时不时还能听

到劳动号子，看见歌舞

相谐的锅庄、街头巷尾

的社火……可以说，青

海这个多民族聚居区是

艺术的宝库。

就青海花儿而论，

明代儒学高弘在《古鄯

行吟》诗中说：“青柳垂
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
田忙。轻鞭一挥芳径
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到今天青海民歌的花繁

叶茂，离不开历代文艺

工作者和民歌爱好者的

辛勤劳动！

从 重 庆 青 木 关 音

乐 学 院 毕 业 的 作 曲 家

王云阶搜集、由石殿峰

改 编 填 词 的《四 季 歌》

到“ 西 北 民 歌 之 父 ”王

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

方》；从张亚雄的《花儿

集》、萌竹的《青海花儿

新论》、朱丁填词的《金

瓶 似 的 小 山》、陈 毅 通

的《青海民歌搜集经验

点滴》、朱仲禄的《花儿

选》（整理）、华恩的《青

海 民 间 歌 曲 集 》（ 整

理）、《中国民间歌曲集

成》《青 海 花 儿 曲 选》、

刘 凯 的《青 海 民 歌 探

宝》、赵宗福的《花儿通

论》、张谷密的《西海乐

论》、刘凯的《西部花儿

散论》到今天青海花儿

会 成 为 国 家 级 非 遗 保

护项目等，青海花儿的

传承人才辈出，理论研

究硕果累累。

在青海音乐史上，

朱仲禄先生在学习、传

承 、研 究 、创 作 和 创 新

方面的巨大成就，人人

皆知。朱仲禄先生是青海同仁人，他从小爱

唱花儿，钻研花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

格，青年时期就在西北地区的花儿会上享有

盛誉。

朱仲禄先生有很多个第一。1952 年，他

在 电 影《太 阳 照 亮 了 红 石 沟》中 配 唱 了 三 首

花 儿 ，这 是 青 海 花 儿 第 一 次 被 搬 上 银 幕 ，让

花 儿 这 个 民 间 有 演 唱 禁 忌 的“ 下 里 巴 人 ”成

为 全 国 人 民 家 喻 户 晓 的“ 阳 春 白 雪 ”。1953
年 ，他 作 为 西 北 地 区 的 文 艺 家 代 表 ，第 一 次

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等演唱花儿。中国唱片出版社刻录并发行了

他 演 唱 的 花 儿《上 去 个 高 山 望 平 川》和 酒 曲

《尕老汉》，这是第一张花儿唱片。他也是第

一个让花儿登上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坛的歌唱

家。1954 年，他最早搜集整理并出版了《花儿

选》。1956 年，他与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

民等人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第一次参

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

1957 年，朱仲禄作为花儿歌唱家代表，第一次

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

2007 年，中国唱片公司出品了朱仲禄专

辑唱片《西北“花儿”王》，荣获了青海花儿的首

张中国“金唱片”奖，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花

儿王”。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曾到西宁专程拜访

朱仲禄先生，并邀请他一同采风、研究和探讨

中国民歌。

在青海音乐界，朱仲禄先生是大师级的人

物，他淡泊明志，在花儿搜集、整理、传承、研究

和创作的道路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用开拓

进取的敬业精神，专心致志，最终成就了他辉

煌璀璨的艺术人生。

在青海这片民间音乐的富矿区，先辈们前

赴后继，为青海音乐事业开辟了一条文化自信

的道路，我们要加强对青海本土音乐、少数民

族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认知、传承、研

究和创新，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创作

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优秀作品，创作出无愧于时

代的艺术作品，讲好河湟故事，讲好青海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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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厚土的大美青海，雪山林立、河流

纵横、湖泊众多，有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成

群的牛羊，大片的庄稼地，阡陌交错，屋舍

俨然，巍巍昆仑的子孙们传唱着数千年的

歌谣。从翩翩而舞的彩陶纹盆到欢腾热烈

的藏族锅庄，从辽阔冗长的拉伊到吉祥的

酒歌，从高亢嘹亮的花儿到载歌载舞的社

火，从田间地头到苍茫原野，都有贴近乡土

的声音，流传着数百年的艺术。

对于朱仲禄先生的艺术人生、理论成

果和演唱作品，社会共知。朱仲禄先生在西

北花儿的挖掘、传承、研究和创作方面有很

多个第一。他让民间有演唱禁忌的花儿在

“凡俗”中“脱俗”，让青年男女偷偷摸摸的

“悄悄唱”“背后唱”走向公众视野，让个体引

领的民间音乐成为社会群体认知文化。

时至今日，青海花儿不论是从民间传承

队伍、理论研究，还是从演出规模、演唱形式

和传播途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海花儿会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历史成果，离

不开著名的“花儿王”朱仲禄先生。

朱 仲 禄 先 生 缘 何 达 到 如 此 造 诣 和 高

度？我们从《花儿与少年》《上去个高山望

平川》和《下四川》叙事策略中的现实思维

和共情共鸣的叙事技巧中，追寻朱老对花

儿 的 解 读 ，诠 释 其 人 文 语 境 中 的 演 唱 风

格。

从《花儿与少年》唱词来看，以春夏秋冬

四季为开头，以迎春花、石榴花、丹桂花、雪

花为内容歌唱四季，应时应景，这类四段体

结构歌曲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年轻轻的咯
女儿家呀踩呀么踩青来呀”“小呀哥哥呀扯
不断情丝长”“年轻的小哥哥啊托一把手过
来”等表现出青年男女情爱的心态、情态，很

具有故事情节。

“春风吹醒了凤凰山，山前的湟水映满
天”“绕过了一山又一山，山里头有一朵红
牡丹”“山里头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它站
在白云端”“山里高不过凤凰山”“川里平不
过大草原”等等，其中“凤凰山”“湟水”“大

草原”都是青海境域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

观。“红牡丹”是中华文化中对花赞美、对人

隐喻的共性思维特质。自古以来，将家乡

的自然景观融入歌曲，用赞美牡丹来借喻

美好生活，是民众共情共鸣的现实思维，生

活写照。

《下四川》（脚户令）从旋律到唱词都具

有现实意义。如第一段歌词中“一溜儿山来
着哟，（噢）两（噢）溜儿山，三溜儿山，啊脚户
哥下了个四川，噢哟哟，啊脚户哥下了这四
川，西宁的脚户哥下来了，下来了，碾伯的金
鸡娃叫了，（噢呦）碾伯的金鸡娃叫了。”

歌词中的“一溜儿山”“两溜儿山”“三溜

儿山”寓意有很多山，青海地处农耕文化与

草原文化的分水岭，茶马互市是多民族地区

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促进生产、民族团结等

多重关系的重要汇集地，脚户哥是养家糊口

的需要，承担着茶马互市中的商贸流通。歌

词中的“三溜儿山”“西宁的脚户哥下来了，
碾伯的金鸡娃叫了”是早期青海现实生活中

的真实反映。

“词为乐心，声为乐体”，这是歌曲的主

题、境界和灵魂。这几首花儿都属于高腔山

歌，高亢悠长的花儿中多用衬句拖腔，旋律

起伏大，高音区多用假声演唱，这是青海乃

至西北地区的山川地貌造就的音乐风格和

人们的思想行为。朱仲禄先生在演唱这些

歌曲时，声音高亢悠扬，音域宽广，音乐旋律、

唱词和演唱中起音、落音、颤音的声韵营造

了意境，锤炼的歌词和演唱风格再现出生活

的画面感，这让很多群众产生共情共鸣，回

味悠长。

朱仲禄先生在演唱这三首民歌时，对作

品的定位、品格和价值做出有效合理的判

断，将音乐旋律与歌词嵌入了民众的心理，

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其现实思维中历史、文

脉、理念、技法来源和走向。演唱中的含有

敏感的切身感性经验和人生体悟，并将听众

的生命体验卷入其中，这与特定社会政治、

经济条件、人文、历史环境存在着深刻的联

系。题材的美学维度，社会的审美意识，贴

近民众的生活，再运用为人民歌唱的叙事策

略和技巧，让艺术作品成为经典传唱。因

此，朱仲禄先生这几首花儿一经唱出，便先

声夺人，大行于世。

□辛秉文

朱仲禄艺术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技巧

对于生活在西部地区的诸多民族来说，

花儿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时至今日，人

们对花儿的挚爱并不亚于对流行歌曲的追

捧。在花儿高亢宽广与缠绵婉转的旋律中，

人们停伫于山涧，徜徉于田野，你来我往，我

问你答，以至于流连忘返，久久不能忘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不同民族的人民，

不分男女老幼，对这种生于野外，长于民间

的草根艺术，发痴发狂？

为探究其魅力所在，笔者翻阅、研习朱

仲禄、许英国、朱刚、赵宗福等前辈、大家学

者的著述，查找相关资料，亲历一些花儿现

场，和唱把式促膝交谈。朱仲禄先生作为老

一辈艺术家，为传承、弘扬花儿艺术倾注一

生心血、殚精竭虑；赵宗福先生的《花儿通

论》论述精道、高屋建瓴。在前人的肩膀上，

习有所察、见有所感、闻有所历，终于明白花

儿为何经久不衰、绵延广布。原来，花儿是

从心底流淌的歌，是生命不息的表现。真

是，古今同唱桑林曲，情深意长花自开。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应该是
‘时’字）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
还是这个唱法。”对于这首花儿，有的学者把

它当作是人民群众对现实的反抗；有的学者

把它当作是爱情的宣言。虽然结论不一，但

他们的判断却出自同一个前提，同一个认识，

即花儿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这种真实

和我们通常所理解、所说的艺术真实是完全

不同的。这种真实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的真实；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真

实；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实；是“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的真实，是“真诗乃在民间”的

真实！

让我们看一段民俗学家的田野描述：

“爱情歌是男女青年赶表时演唱的一类歌
曲，布依语为‘温友’。关于爱情歌，当地人
精彩地描述道：‘郎一针，你一针，好比花线
对花针，哥是花针朝前走，妹是花线后头
跟。’”这段描述，不仅仅是月亮河布依族同

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大地上诸多民

族的真实反映。藏族人民也说：“蜜蜂和鲜
花相爱，春风就是媒人，青年和姑娘相爱，山
歌就是媒人。”

不用我们去探讨歌谣在社会中有哪些

功能，不用我们说明歌谣如何影响民众，仅

站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的角度上，我们就

可以说：没有山歌，就没有生活。既然自身

的生产都是以歌舞为前提、为条件的，那么，

保证人的生存的物质生产，又如何？

瑶族歌手这样唱道：“瑶家姐妹爱唱歌，
唱起山歌好做活；春天播下百样种，收成几
多歌几多。”歌声伴随着劳动，劳动催发了歌

声。歌声与劳动之间似乎存在着巫术般的

感应。花儿里也有这样唱的：“尕艳姑拔草
在地边，银锄儿闪，花儿声唤醒了麦田，麦苗
儿高兴得往上蹿，巧手儿干，织一副五彩的
锦缎。”

上述民歌不但印证了民歌对生产劳动

和心理补偿的巨大作用，而且进一步提示我

们文学是三月的春雨、五月的和风、七月的

太阳、九月的溪水、是涌出的泉水、是火塘的

红炭……总之，是与劳动人民的生存紧密相

关的自然万物。所以，他们说：“不种田无法
把命来养活，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
子歌养心哟，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朴素的

话语一语中的道出了艺术与生命的存在及

发展的本质。

虽然花儿咏唱的兴衰强弱，没有发展成

为西北人民择偶的标准，但它表现出来的艺

术——生命化特征则更加直白和鲜明。在

民间传唱的花儿曲令中，如“尕肉儿令”“大眼

睛令”“乖嘴儿令”“大身材令”“阿哥的白牡丹

令”等等。这些曲令都是以人或人的机体来

命名的。这种“身体化”的命名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花儿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为民众

所喜爱的程度。不仅如此，西北诸民族也认

为：“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没水时阿么价活
哩；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不唱时阿么价过

哩。”的确，花儿就像生命生存所需要的物质

一样，没有它，人的生命似乎就会失去某些精

彩。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广

大的民众而言，在他们的视野和意识中，从

来就没有将歌谣之类的民间艺术悬置在生

活之外，而是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

分，是生命须臾不可分离的。既然花儿类的

民间歌谣是民众生命的有机体，那么歌谣自

然就是生命本真的表现。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
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
对于这首“花儿”笔者以为如果抛开其产生

的历史背景，把它作为封闭的独立体，站在

诗学的场域，以艺术心理学的视角去解读，

更能显示民间立场的诗学价值和印证花儿

类民间歌谣的本真天籁。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此句是说花儿

作为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人的内心世界

的外在表现。从字面看，歌者在这里所要强

调的并不是“话”，而是“话”的来源与产生，

即“话”在根源上、根基上原本就是“心”的呈

现，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也就是有什么样的

心就有什么样的话。

“不唱是由不得个家”。这句是承接上

句而言，进一步强调花儿的传唱不是由个体

所决定的，真正决定唱与不唱的是触景生情

的情感，是情之所至的结果。

最后两句，是说无论是在何种强大的外

在逼迫下，即使献出生命也不改变花儿传唱

的传统。“唱法”，既可理解为花儿演唱的方

式、技巧等，也可理解为“做法”。根据全文，

笔者认为此句当是与第一句属前后呼应的

关系，因此，所谓的“唱法”当指花儿纯真、朴

野、天籁的本色话语。

总之，花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由于歌

者与生活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血缘”关系，从而使花儿成为天籁之音，代

代相传，永不停息！

□贾一心

花儿——生命本真的表现

“花儿”是青海民族民间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活着
的《诗经》”，是古往今来大西北多民族音乐交响的结晶。“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
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诠释了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群众对
花儿的喜爱。

在传承和弘扬花儿的道路上，青海籍歌唱艺术家、“花儿王”朱仲禄先生厥功至伟，
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花儿艺术，为花儿发展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2 月 22 日，
是朱仲禄先生的诞辰，为此，本期“文化”特辟专版，约请我省音乐家、评论家撰文，在
怀念朱仲禄先生的同时，一起感悟花儿艺术的魅力。

朱仲禄先生的著述。

朱仲禄先生一生痴迷于花儿的演唱、传承和研究。

（本版图片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提供）

朱仲禄先生故居。


